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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官
我与向葵同乡、同庚。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我俩又同时离开农村走进大学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向葵是个文学青年，至今我还记得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在《山西日报》文学副刊上“又是一年杏儿黄”的散文片段“初夏的晋南，满山的油菜花，把天和地都染黄了。麦浪滚滚，蜂飞蝶舞，一条小溪穿过硕果满枝的杏林，那清凉滋润着获得土地的农民的心田……”
向葵也是一个多梦的青年。但我相信在他最疯狂的梦中也绝对没有如何经商的梦。我们这些刚刚走出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田埂，习惯了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人，都很依恋国家干部的“铁饭碗”，恨不得下辈子还做“单位人”。向葵怎么就扔下铁饭碗而去单干了呢？是文学青年的幻想与激情还是国家转型时期青年的冲动？还是我无法窥其端倪的其他原因？我这个端惯了“铁饭碗”的公务员至今也没想明白。
向葵毕竟走出了自我，而且成功了。二十多年游刃商海，东拼西打，竞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弄出个“力天大成”来，让我很是瞠目。惊讶之余细细想来，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晋南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，物产丰富、人文厚重。自古既是文武将相、经邦济世之才的辈出之地，也是商贾大亨的福地。诚实、重义、守信是辈辈相传的经络，勤奋、谦和、求新是代代流淌的血脉。古之关云长、司马光如此，今之彭真、傅作义亦如此。出几个、几十个张向葵不也是很自然的事吗？！ 
晋人、晋商过去如此，愿今之晋人、晋商也能如此。这是我作为向葵的同乡好友最想说的话。
